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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教会大学的西迁

—
以华中大学和湘雅医学院为例

‘

马 敏

抗 日战争期间
,

全 国有近 10 所教会大学像 当时绝大多数国立高校一样
,

为了避免落人 日

本侵略者的魔掌
,

保存中国高等教育的命脉
,

相继 由北部
、

东部和 中部地区迁移到西南大后方
。

在迁徙过程中
,

教会大学的师生员工冒着生命危险
,

千里 跋涉
,

风餐露宿
,

受尽颠沛流离之苦
,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
,

写下了中国抗战史册上极为悲壮动人的一页
。

本文依据档案文

献和回忆资料
,

以华中地区 的两所教会大学
—

位于武 昌的华 中大学和位于长沙的湘雅医学

院为例
,

具体论述其西迁过程
,

西迁后的教育事业
,

以及这种西迁的社会历史作用
。

一
、

西迁前夕华中地 区的基督教高等教育

抗战前夕
,

华中地区 的基督教高等教育在经历 了 1 9 2 7一 1 9 2 8 年的激烈震荡之后 工
,

通过

向政府注册
,

逐渐走上了稳定发展的时期
,

各方面均呈现出令人鼓舞的进展
。

位于武 昌的华中

大学 º 于 19 2 9 年重新复校后
,

随着美国雅礼会将其在长沙创办的雅礼大学并人
,

美国 复初会

将其在岳阳创办的湖滨学院并人
,

实力大增
,

遂成为华中地 区首 屈 一指的联合教会大学
,

初步

形成五个差会 (美国圣公会
、

雅礼会
、

复初会
、

英国伦敦会
、

循道会 )联合办学的格局
。 19 35 年至

19 37 年
,

华中大学注册学生人数突破 20 0 人大关
,

师资力量也超过预期的指标
。

位于 长沙的湘雅医学院» 于 19 2 9 年复校后
,

招收预科生两班
,

学生共 44 名
。 19 31 年湘雅

校董会和 医学院分别在国 民政府教育部立案
,

按照教育部规定
,

学制为六年
,

一年预科
,

五年本

科
。

仪器设备和临床条件都具备一 定的规模
,

教学和实习 医院
—

湘雅医院虽仍属美国雅礼会

所有
,

保持中美合作体制
,

但在很大程度上 由学院管理和使用
。

湘雅的经费来源除湖南省政府

拨款外
,

尚有教育部的补助费
,

以 及美国雅礼会等不定期的捐款
。

尽管仍面临不少困难
,

但湘雅

至少已成为当时华中地区最好的 医学院
,

而 且是最早开设医学预科的学校之一
,

吸引着许多外

省和华侨学生
。

然而 30 年代的中国就国 内局势发展而 言
,

却对教会大学的扩展极其不利
。

由于 日本对东

北的侵 占及在华北不断制造事端
,

中国上空 始终笼罩着不祥的阴云
。 1 9 35 年 12 月

“

华北事变
”

之后
,

北京数千学生高举反 日标语
,

呼吁停止 内战
,

团结全 民族共同反对 日本帝国主义
。

学生爱

国运动也波及到华中地区
,

武汉
、

长沙两地的教会大学学生均参加了 当地学生的示威游行活

动
,

华 中大学的学生还响应武汉 学生联合会的决议
,

于 12 月 30 、 3 1 日实行了总罢课
,

以唤起民

众抵御 日本人侵
。

19 37 年
“

七
·

七事变
”

后
,

抗 日战争全面爆发
,

形势越来越严峻
,

华 中地 区基督教高等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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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稳定发展的势头被打断 了
。

华中大学因韦卓民校长于该年 6 月赴英
、

美开会讲学
,

校政改

由黄溥代校长主持
。

年底
,

战争形势急转直下
,

12 月 13 日
,

南京沦陷
,

威胁武汉
,

华中大学的西

迁开始提上议事 日程
。

呈递给校评议会的一个具体西迁方案是华中大学应尽快搬迁至湖南玩

陵
,

在那里复初会有一所教会中学
。

但经过长时间的讨论
,

黄溥代校长领导的评议会认为
,

立 即

搬迁是不明智的
,

华大还没到非搬迁不 可的时候
。

事实证明
,

黄溥代校长等领导人的判断是正

确的
。

19 3 7 年底华大照 常举行了期末考试
,

而且
,

于 1 9 3 8 年 2 月底又开始了新的一学期
。

抗战爆发之初
,

湘雅医 学院也坚持在长沙原址办学
,

成为当时少数几个能维持相对正常秩

序的 医学院之一
。

有一段时期
,

学院曾收容了 60 多名战区学校借读生
。

其教学医院(主要为湘

雅医院 )还为伤病员提供医疗服务
。

南京失守后
,

武汉告警
,

长沙亦人 心惶惶
,

医学院面 临应变

的抉择
。

校董会与临危受命的张孝鸯¼代理院长共商对策后
,

初步决定西迁
,

以免医学院毁于

敌手
。

但是
,

迁校却面临一 系列 困难
。

首先
,

参与创办并长期支持医学院的美国雅礼会力主不

动
,

认为即使长沙沦陷
,

有美方的保护
,

学院和医 院可保无虞½ 。

其次
,

迁校经费和交通运输都

难于筹措
。

而且
,

最重要且不易解决的问题是 医学院究竟迁往何地
。

在争议和傍徨之中
, 19 38

年上半年
,

学院一边作迁校的准备
,

一边仍 冒着 日本飞机轰炸的危险继续上课
。

二
、

华大和湘雅的被迫西迁

19 38 年初夏
,

战事已逐渐逼近华中
,

随着 日寇不断增加的狂轰滥炸
,

学校已根本无法维持

正常的教学
,

而一 旦落入敌手的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

西迁 已属势在必行
。

华中大学的西迁分两次进行
:
第一次西迁由武 昌迁往桂林 ; 第二次西迁由桂林迁至云南喜

洲
。

华大首次西迁考虑了两个地方
,

一是湖南的沉陵
,

二是广西的桂林
。

经派卞彭博士和薛世

和 ( P
.

V
.

T a ylo r )博士前住桂林实地考察后
,

校董会决定迁至 桂林
。

主要 因为在桂林可 以得到

当地浸礼会的帮助
,

租到较便宜的房屋
,

同时交通也相对方便
。

19 38 年 6 月
,

华大西迁的准备工作在桂质廷博士 的主持下有条不紊地进行¾
。 6 月底

,

仪

器图书整理完毕
,

准备装船
,

师生们也收拾好 自己的行装
。 7 月 3 日

,

由体育系教师邵子博先生

带领学生用整整一 天的时间将行李
、

设备和 书刊运 至两条驳船上
。

次 日晨
,

全校师生约 10 0 余

人登上升火待发的小客轮
,

告别武昌
,

踏上漫漫征途
。

事实表明
,

华大西迁是非常及时的
。

尽管

在以前的两个月 中
,

武昌一 直没 有遭到 日军 飞机的轰炸
,

但华大师生刚走后武昌就遭到了 日本

飞机的狂轰滥炸
,

有几枚炸弹落到 了华大校园附近
。

华大首次西迁的路线
,

是先乘船由武昌至 岳州
,

穿过洞 庭湖经湘江至长沙
,

在长沙休整几

天后
,

又 逆湘江 而上
,

驶向衡 阳
。

抵达衡阳后
,

才发现桂林与衡阳之间的铁路要到 9 、

10 月份方

能全线通车
。

因此只好决定人 员先行
,

轴车则暂且留在衡阳
,

等通车后发往桂林
。

于是
,

大家又

整装向桂林出发
,

先乘一段火车
,

然后 改乘汽车
,

最后终于 到达桂林
,

结束了华大西迁的第一阶

段
。

是年 8 月
,

韦卓民校长 由美国飞越太平洋抵达香港
。

在香港稍事停留后便直接来到桂林
,

加 人
“

流亡
”

中的华大
。

在韦校长等的领导下
,

华中大学很快就恢复了教学秩序
,

于 9 月下旬在

桂林开学
,

这时它有 130 名学生
,

是广西的第一所教会大学
。

10 月
,

武汉 失守
,

桂林成为敌机频频轰炸的 目标
。

华中大学被迫改在夜间上课
,

但还是常

常受到轰炸的干扰
.

无法正 常教学
。

有一所男生宿舍因遭轰炸而燃烧起来
,

损失了一些衣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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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
。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
,

华大不得不考虑第二次西迁
。

当时供华大选择的迁徙方向有三个
:
四川

、

云南和贵州
。

四川 已有许多大学迁 至那里
,

华中

大学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地方
。

而贵阳当时极易遭到敌机的轰炸
,

也不是一个好的去处
。

比较

起来
,

还是迁往云南 比较理想
,

因云 南似更易与海外取得联系
,

便于购买教学设备和书籍¿
。

校

董会提出的选择临时校址的条件有三条
:
一是远离大城市 以避免 日机轰炸 ; 二是该地物价便

宜 ; 三是能与外界保持一定的通讯联系
。

根据这三条原则
,

韦卓民校长先行去昆明
,

在云南大族

严 氏家族的协助下
,

选定依山傍水的边睡小镇喜洲作为华大新的迁徙地
。

喜洲位于 云南大理平

原
,

在昆明以西 425 公里处
,

离缅昆线约 35 公里
,

气候宜人
,

四季温暖如春
,

被认定是华大
“

最

好的落脚点
” 。

华大第二次西迁计划更为周密
,

首批人员于 19 39 年 2 月 4 日出发
,

先乘汽车至中越边界

的镇南关
,

然后乘火车经河内至 昆明
,

在 昆明略事休息后再乘汽车至喜洲
。

至 于仪器
、

书籍和 大

件行李
,

则由薛世和 博士和 他的儿子爱德华及希金斯先生安排用卡车运输
,

他们走的路线是经

柳州
、

贵 阳至昆明
,

这是一条更长更难走的路线
。

至 5 月 7 日华中大学在喜洲正式开学
,

第二次

西迁胜利完成
。

华中大学的两 次西迁
,

费时数月
,

行程八万里
,

奔波劳累
,

艰苦卓绝
,

在华大校史上写下了

可歌 可泣的一页
。

湘雅医学院的西迁也经历了两 次
,

但首次于 19 38 年 10 月 自长沙迁往贵阳是有计划
、

有组

织进行的
,

第二次于 19 44 年底 自贵阳迁往重庆却是在 日寇大兵 压境之下 的仓促之举
。

由于 当时缺乏长期抗战的思想准备
,

湘雅医学院最初仅考虑迁 至省内某地
。

为此
,

张孝蓦

代院长曾专赴湘西玩陵考察
。

但发现该城居 民不 足一 万人
,

原有的教会医院规模小
,

估计临床

教学将成问题
,

只得予以放弃
。

省 内既不 行
,

只好退而 思其次
,

考虑省外
。

太远的地方
,

如成都
、

昆明
,

限于经济条件
,

不敢设想
。

而邻省广西较近
,

且湘桂铁路正在铺轨
,

可能解决棘手的运输

问题
,

成为湘雅搬迁的首选位置
。

经校方与广西省政府的接触
,

广西 方面 表示欢迎
,

并允给予援

助
。 19 38 年 7 月

,

湘雅医学院已将首批器材用船运 至衡阳
,

伺机用火车运 往广西
。

岂知广西方

面忽然推翻前议
,

不同意湘雅迁桂
,

在进退维谷中
,

湘雅医学院只好临时决定迁往贵阳À 。

贵州

素有
“

天无三 日晴
,

地无三里平
,

人无三分银
”

之称
,

生活条件极其艰苦
,

但贵阳对湘雅又 有其好

处
,

第一
,

邻近湖南
,

来去方便
,

可兼顾长沙
、

沉陵和来阳三个实习医 院和沉陵护校
。

第二
,

贵州

全省无铁路
,

山道崎岖
,

避兵灾最好
。

第三
,

贵阳在所有省会中是最小的
,

而 与一般城市 比又算

较大的
,

当时已选定迁贵阳的机关学校不多
。

第四
,

南京中央 医院已迁往贵阳
,

该院前此初迁长

沙期间已和湘雅建立 了关系
,

此时该院人员 以外科医师为主
,

力量不够
,

湘雅 内科临床医师恰

好填补空缺 ; 而一个组织完善
、

设备齐全的医院也能较满意地解决湘雅的临床教学问题
。

以上

有利条件
,

使湘雅医学院西迁贵阳成为定局
。

19 38 年 10 月
,

湘雅医学院临时租得西南运输处的一批 回空卡车
,

将 4 0 多吨重的器材
、

图

书经广西 运往贵阳
。

学生
、

教职工和 家属则带随身行李乘 8 辆汽车经湘西赴贵阳
。

由于沿途公

路质量很差
,

坡度大
,

急弯多
,

路面为碎石黄泥
,

晴雨都不好走
,

一路备尝颠簸之苦
。

克服重重 困难
,

湘雅于 10 月 n 日胜利完成迁往贵阳的任务
,

人员物资完好无损
。

经过两

星期的紧张筹备
,

于 10 月 24 日上课
,

仅 比正常开学时间推迟三周
。

湘雅医学院在贵阳一直平安地呆到抗战末期
。 19 44 年底战事再度紧张

,

敌骑深人广西
,

一

度窜至独山
,

致贵阳震动
。

湘雅原可如中央 医院一样
,

观望形势
,

必 要时转入山区
。

但在人心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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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情况下
,

部分师生 自行离院
,

难以制止
,

驻防防空部队乘机 占据湘雅村校舍
。

医学院被逼如

此
,

只得仓卒筹备迁重庆
。

由于 形势紧张
,

时间迫促
,

图书设备顷刻装箱待运
,

损失不 少
。

又时

值严寒
,

师生员 工和 家属零散首途
,

有的竟步行数百里
,

狼狈凄惨之状
,

比之 1 9 3 8 年有计划
、

有

步骤地首次西迁
,

有天壤之别Á
。

三
、

西迁后的华大和湘雅

作为华 中地区 的两所主要教会大学
,

华大和湘雅虽然胜利完成了西迁
,

能够暂时远避战火

的威胁
,

维持相对正 常的教学活动
,

然而
,

如同其他内迁的高等院校一样
,

他们要在一个完全陌

生的环境和 相对不发达的地 区重新开始高等教育事业
,

其困难之大
,

是不难想象的
。

云南喜洲 以其银苍玉洱的美丽 自然景观和 淳朴的 民风
,

为西 迁的华 中大学提供 了一个静

谧的新居
,

但它毕竟是一个闭塞的边睡小镇
,

同时也给华大师生 带来许多生活上的不便和 困

难
。

总的来说
,

在喜洲流亡的最初几个月里
,

生 活是相 当艰难的
。

教职工及家属大多租用当地

宗庙的厢房
,

也有租用院子 的一部分
,

人畜杂处
。

刚 开始时
,

普遍缺乏家具
,

饮食简单
,

燃料也仅

能用木炭
。

春天来到后
,

疾病开始在师生中流行
。

由于 当时喜洲 医 院里人手缺乏
,

医疗保健几

乎谈不上
,

有几个教职工的孩子悲惨地死于疾病
。

当时唯一能看病的地方是 12 英里外的大理

内地会所办的医 院
。

加之与当地人语言不通
,

消息闭塞
,

与外界隔离的状况很严重
,

许多人都感

到十分孤独和思乡
。

较之 于华大
,

湘雅医学院初迁贵阳时条件更为艰 苦
。

刚到贵阳
,

湘雅师生 和家属 (包括一些

小孩 )借住在东城门外数里地
“

东山
”

上 的 一 座庙宇里
,

老师和女同学住阁楼上
,

男同学住殿外

楼下两厢
。

入夜躺下 后
,

饥肠辘辘的老鼠在身上窜来窜去
,

成群的跳蚤迫不及待地发起
“

进攻
” 。

后 来迁入石 洞坡
“

湘雅村
” ,

但物质条件仍十分简陋
,

生活异常艰苦
。

住的房子只是几栋
“

干打

垒
”

的二层木板房
,

低年级的同学则住在牛棚改成的宿舍里
。

长板凳一分为二
,

加上一腿
,

改成

两个 三脚凳
.

发给每个学生一 条自管 自用
,

听课
、

做实验
、

自修
、

吃饭和睡觉
,

都得随身携带
。

战

乱使贵阳人 口猛增
,

物资供不应求
,

物价飞 涨
,

学生们带到贵阳交的一学期伙食费
,

两个月 就吃

光了
。

后来国民党政府发给的
“

贷金
” ,

也只够每 日三顿饭
,

每餐一 个萝 卜或白菜
。

老师们一样

穷得 一 日三顿吃 不饱
,

一位教授的孩子甚至 因营养缺乏 而得了夜盲症
。

就是在上述令人 难以置信的艰难困苦的条件下
,

华大和湘雅师生 以高昂的爱国热情
,

发扬

基督的牺牲和 献身精神
,

百 折不挠
,

在贫瘾落后的西部扎下根来
,

徐 图发展
,

一呆八年
,

坚守住
“

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文化前沿阵地
” 。

首先
,

最令华大和 湘雅 自豪的是
,

在颠沛流离的
“

流亡
”

生 活中
,

他们始终坚持了正常的教

学
,

保证 了较高的教学质量
。

对 于华大的战时教学工作
,

韦卓民校长曾自豪地总结道
: “
计阅一

年举校播迁者
.

长征八千里
.

而总计学生缺课不满六周
,

占全学年五分之一
,

员生坚 (艰 )苦至可

钦佩也
。 ’,  湘雅亦如此

。

如前所述
,

第一次西迁到贵阳时
,

仅 比正常开学时间推迟三周
,

学生注

册人数较之前一年仅少 6 名
。

第二次仓促迁至 重庆
,

虽迟至 三月才开学
,

耽误了一些教学时间
,

但学校当即决定用缩短暑假的办法来补足 19 44一 19 45 学年度丢失的学时
。

其认真负责精神
,

于此可 见一斑
。

在当时艰苦的战争环境下
,

这两所院校学生学习积极性丝 毫不减
,

均能刻苦向学
。

迁滇时

期
.

的华大
“

论读书的空 气
,

这 里并不亚于 国 内一般有名的大学
,

图书馆和各系的研究室
,

从早晨

直至晚间都坐满 了人
。

功课的紧张和 考验的紧密
,

往往是新同学认为不是 可以轻易应付的
。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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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很好的同学固然不感困难
,

然 而稍差一点的同学
,

偶一 不慎
,

功课 即有重读的危险
。 ”亘华中

大学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传统和制度
,

如
“

重质不重量
” 、 “

中期考试
” 、 “

毕业总考试
”

等
,

在迁滇期

间均得 以坚持和发扬
。 “

此旨趣
,

此精神
,

不惟保持至今而未 坠
,

抑且历经患难而弥坚
。 ’,

@

迁至贵阳的湘雅
,

也依然保持着求严
、

求实
、

求精的良好学风
,

使学生能受到严格的医学训

练
。

每次上课前
,

教师都事先指定阅读教科书
,

有时一上课就先考预 习 的内容
,

促使学生主要依

靠 自己念书来获得知识
。

学校教学在重视理论的同时
,

更重视实际工作能力的训练
,

规定理论

单科不及格可 以补考
,

但实验或实习不及格
,

虽可 升级
,

却必须全程补做实习或实验才准毕业
。

前五年的授课与实验
,

时间 比为 1 : 3
。

做化学物理实验
,

就要求学生按英文学习指导上的操作

步骤 自己动手
。

学人体解剖时
,

每 4 人发给一具尸 体
,

教师只 教你如何涂凡士林
,

包裹尸 体
,

防

止组织干燥
,

其余的都要学生按实习指导操作
。

分析 胃液时
,

要求学生 自己吞 胃管抽胃液
,

让大

家体验病人的感受
。

到三年级
,

开设有尸 体病理解剖
,

学校 只要求同学 自愿参加
,

但没有同学愿

意放弃这个机会
。

尸 体解剖常常是晚上进行
,

往往同学们一旦接到通知
,

不管刮风下雨天黑路

滑即急忙赶去
,

并十分注意节约试剂和认真保管教学仪器
。

日本飞机轰炸时
,

一听到空袭警报
,

每个学生不论男女强弱
,

都本能地抱着 自己的显微镜向 四周山涧里奔跑疏散
,

从无怨言  
。

良好的教学质量要靠优秀的师资队伍保证
,

西迁后的华大和 湘雅均比较重视教师 队伍 的

延揽和建设
。

初迁喜洲时
,

由于缺乏教学设备和 研究条件
,

加之学生 数量较少
,

与外界严重隔

绝
,

华大师资流失 比较严重
,

化学系连一名资深的教师都没有
,

生物系
、

物理系和经济系也不同

程度地缺乏老师授课
。

为此
,

韦卓民等学校负责人多方联系
,

聘请了一 批学有专长的有名望的

教师任教
。

如楚辞专家游国恩教授
、

文选学专家包鹭宾教授
、

鲁迅研究专家李何林教授
、

社会学

专家许娘光教授
、

教育学专家胡毅教授
、

分析化学家张资琪教授等
。

此外
,

一些知名的中国学者

也经常应邀到华中大学讲学
,

如罗常培先生
、

老舍 (舒舍予 )先生
、

熊庆来先生和 潘光旦先生等
。

美国知名学者费正清先生等
,

也曾来过喜洲讲学
。

除知名教授学者外
,

华中大学还重视聘请一

些有成就
、

有抱负的青年教师如傅惫劫
、

肖之的
、

陈国杰
、

万绳武
、

许宗岳
、

阴法鲁
、

吴醒夫
、

应

崇福
、

陈美觉
、

胡立彬等任教
,

使西迁后的华大逐渐形成一个 比较强大的师资阵容À 。

湘雅也十分注意罗致德才兼备的名师
。

从基础到临床
,

几乎每科都有一 位或几位造诣较深

的老师执教
。

如教有机化学的龙康侯教授
, 19 4 9 年后 曾任中山大学理学院院长

。

他离开后
,

张

孝赛院长又从著名的黄海化学研究所聘请研究员谢柞永博士接替
。

余如朱鹤年
、

王 承书
、

林绍

文等老师均学识渊博
,

要求学生 很严格
。

除聘请专任的名师 以外
,

学校还尽 可能邀请过往贵阳

的名师前来短期讲授
。

如徐丰彦
、

柳安昌
、

沈雾春
、

卢于道
、

王季午
、

李振翩教授等均曾来湘雅讲

过课
。

正是因 为教学质量堪称上乘
,

学生 学 习勤奋
、

刻苦
,

所 以华大和湘雅在战时所培养的学生
“

其学力进展
,

并未尝稍弱于抗战未起之时
” 。

而 在个人道德修养和集体精神方面
,

似反较过去

为佳
。

当时华大的毕业生一般均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

尤其教育和经济专业 的学生
,

社会需求更

为迫切
。

其中一些优 秀毕业生或考取著名的清华大学研究生院
,

或考取中央研究院的研究生
,

或被交通银行等机构
、

企业所录用
。

湘雅医学院则为战时中国培养了大批医疗工作者和研究教

学人员
。

其次
,

除认真完成教学任务外
,

华大和湘雅还在艰苦的条件下开展了一些力所能及的科研

活动
,

学术空 气十分浓厚
。

如华中大学中文系在美国哈佛一燕京学社的资助下
,

将研究方向转

向对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
,

写出了一系列非常有学术价值的论文
,

深得哈佛一燕京学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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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评 ¾
。

他如物理系主任卞彭博士的
“

卞魏氏开关之新发明
”

及苍山十八溪水电动力的试验研

究 ; 生物系 肖之的等师生对洱海各水层的氧含量 P H 值的研究
,

水生 生物及浮游生物分布情况

的调查 ; 化学系卞松年等师生对滇西酒精
、

皮革
、

油 脂工业 的专题研究
,

以及瑛基族的抗疟素
、

衍生物的特殊研究
,

等等
,

都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
。

为了加强学术气氛
,

华中大学师生还组织了

各种学会
,

如生物
、

化学
、

无线电
、

历史
、

教育
、

国际关系
、

甲文
、

外文等学会
,

经常举行各种各样

的学术活动
。

甚至在贵阳那样困难的条件下
,

湘雅医学院的科研工作也仍在进行
。

如朱鹤年教

授为了继续他 19 37 年的专题研究
:
怒叫中桓的定位

,

从国外首次引进了立体定位仪 ; 齐镇垣教

授研究使用 乙状结肠窥镜诊断血吸虫病
,

以及证实伤寒病人 白细胞减少的原因是 白细胞分布

不匀
,

分布在外周血的白细胞减少
,

在深部血中的增多 ; 吴执 中教授研究用骨粉作抗酸剂以减

低 胃酸的反跳现象
,

等等
。

到六年级
,

每位实习学员都要求写一篇论文
,

每位老师负责指导几位

学员写作
。

论文可 做病案分析
,

也可 以做临床实验研究
。

最 后
,

西迁后的华中大学和 湘雅医 学院仍继续保留着教会大学的传统
,

尊崇 自建校以来所

形成的基督精神价值追求
。

当时
,

湘雅医学院教徒学生 比例较高
,

学生约一半以上为基督教徒
。

湘雅基督教学生 青年会拥有 9 0 名成员
,

它与贵阳 市基督教青年会及基督教女青年会密切联

系
,

主办查经班和星期 日礼拜皿
。

而华中大学在 19 4 3年基督徒学生的比例为 32 %
, 19 4 5 年上

升到 4 1
.

5 8 %
,

但仍较抗战前为低
。

但因华中大学仍与最早的五个创设差会保持直接联系
,

受

设在美国纽约的创设者董事会领导
,

因此
,

其基督教色彩较湘雅医学院更为浓厚
。

这与华大校

长韦卓民始终强 调教会大学的宗教特点
,

并直接聘请约占三分之一强的外籍基督徒教师大有

关系
。

西迁后
,

湘雅的常年经费主要靠湖南省津贴 和 教育部少数补助费
,

平均每年不足 8 万 元

(法 币 )
,

学生所缴学费是微不足道 的
,

仅约 8 0 0 0 元
,

而 来 自雅礼会和其他教会机构的补贴几乎

中断
。

在经 费极其困难的情况 下
,

湘雅医学院董事会不得不于 19 40 年宣布国立
,

更名为国立湘

雅医学院对
。

反之
,

华中大学的经费来源仍主要由五个创办差会
,

尤其是美国圣公会提供
,

即使

在抗战最 困难的阶段也没有中断班
。

这样
,

就使华中大学看起来比湘雅医学院似乎
“

更像
”

一所

真正 的教会大学
。

在喜洲时华中大学的宗教活动包括每周五 次的晨祷
,

刚开始安排在早晨八点进行
,

后 来学

生觉得时间早了一点
,

于是推迟至 每日上午和 第二节课与第三节课之间进行
。

每周 日的礼拜则

在十点半开始
。

晨祷和 礼拜通常由安德生先生 领导的宗教委员会安排和组织
。

师生中有各种

各样的宗教团 契
,

除美国圣公会外
,

其他教派如英国圣公会 ( t h e A n g li e a n C h u r e h )
、

C h r i s t in

Chi n a 也分别举办各 自的宗教活动
。

这一 时期华大的宗教活动之所以显得特别丰富多彩
,

除因

战争环境中的患难使大家更加亲密无间
,

更加需要精神慰藉外
,

另一个重要原因
,

则是 因为广

东协合神学院 ( th e C a n t o n U n io n T h e o lo g i e a l C o lle g e ) 曾一度 ( 19 3 9一 19 4 3 年 )流亡到喜洲
,

并作为华大的协作学院
,

共用教学设施  
。

综上 可见
, “

流亡
”

中的华 中大学和湘雅医学院为了 民族大义和抗战的胜利
,

凭借基督信仰

和中国文化精神所铸就的顽强的生命力
,

不仅在贫痔落后的西南边睡扎下根来
,

而且排除艰

难
,

徐图发展
,

为战时高等教育作出了 自己的贡 献
。

四
、

结论
:
西迁的意义 与影响

抗战期间沦陷区 70 余所高等院校的被迫 内迁西南  ,

对我国 尚属薄弱的高等教育来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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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音是一场大悲剧和大损失
,

是 日本所发动的侵略战争的累累罪恶 之一
。

被迫西迁
.

不光使千

千万万的高校师生颠沛流离
、

历尽磨难
,

而且使各高校蒙受 了沉重的财产和学术损失
,

破坏了

经多年积累的高等教育基础
。

八年抗战
,

沦陷区各高校的财产 和书籍损失是 不计其数的
。

湘雅医学院虽运走 了大部分仪

器和 书籍
,

但留下的校舍和设备几乎毁 于一 旦二 当抗战胜利 后湘雅返 回长沙时
, ’‘

看到的只是一

座狼藉的废墟
” ,

处处留存着残破的钢骨水泥架
。

华中大学 西迁时
,

除遗留下全 部房产外
,

还留

下了三分之二的科学仪器
,

80 %的书籍和全部家具桌椅
、

等抗战结束返 回武昌后
,

发现校 园财

产损失严重
,

撤离时遗留在校园的图 书家具均 不知去 向
,

窗户大部分损坏
,

地板也破坏严重
,

檐

槽生锈
,

电线 也被人割去
,

一 片凄凉景象
。

据估 计
,

华大在抗 战中损失 的 书籍和 设 备共值

2 0 8 4 0 0 美元电,
。

尽管西迁使华大和 湘雅这样 的教会大 学和其他高等院 校 一样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

然 而
,

从

积极意义看
,

西迁又 是当日寇将战争强加于 中国时
.

我国 知识精英的一次有计划
、

有组织 的战

略大转移
,

显示 了中国知识分子 同仇敌汽
,

共赴 国难的勇气和 毅力
,

为我 国高等教育事业保存

了血脉
,

其意义又是巨大的俘
。

西迁中所形成的那种团结一致
、

艰苦办学的精神气质
,

对 各高校来讲
,

都是 一笔难能可 贵

的精神财富
,

它融人各校的传统之中
,

成为其优良传统的一部分
,

代代相传
.

弦歌不辍
。 ‘’

艰难困

苦
,

玉 汝而成
” 。

一所办得好的高等院校
,

关键要有 一种精神
,

一 种追求
,

能够培养她的学 生具有

高尚的人格
。

西迁的经历
,

无疑使先期形成的
“

华大精神
” 、 “

湘雅精神
”

中
,

又融 人 了一 种团结奋

斗的
“

抗战精神
” ,

成为抗战复员后推动这些学校迅速发展 的强 大精神力量 三 。

当然
,

应当说高等院校西迁最大的历史意义
,

还 是在于 其对 开发 西南落后地 区所发挥的 巨

大而深远的影响
。

从中国现代化总体进 程看
,

抗战期间大 量机构和学 校的内迁
,

对西南地区文

化教育事业的拓展和现代科学文明的传播
,

起到 了无 可 沽量的作用
。

首先
,

内地高校的西迁实际上是一次高等教育机构的整体移植
,

使西南边睡之地的高等教

育从无到有
,

由弱变强
,

一下子跃升 了好几个台阶
。

华中大学 所迁 的滇西地 区
.

别说高等教育就

是中等教育也很不发达
,

因此
,

一所有质量的私立教会大学迁 于此地
,

无疑是石破天惊的大事
。

值得 注意的是
,

作为一所教会大学
,

华大又为滇西 地 区的教育事业 的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

教会大学通常有 自己附属的中学
,

这些中学在抗战期间亦纷纷搬迁到西南
。

如由文华中学等五

校组成的鄂湘教区联中先后搬迁到云南镇南和贵州清镇
,

雅礼中学 和福湘女 中都迁徙到湘 西

玩陵
。

这些中学与华大有着密不 可分的历史联 系
。

这些学校往往成为华大新生 的来源 地
,

而 华

大则成为这些学校的师资培养基地
。

此外
,

华大的教育学院也 主要为当地培养中等师资人材
。

华大到喜洲后
,

首先就在师资上支援当地办的私立五台中学 (现大理第二 中学 )
。

教育学院 的学

生到三
、

四年级
,

大部分要到这所中学任教实习
,

有的教师也到学校兼课
,

五台中学实际上成了

华中大学教育学院的实习 中学
。

八年中培养了数以 千计的初
、

高中毕业 生
,

对提高当地文化水

平
,

培养人材
,

起了一定的作用
。

湘雅则系迁到贵州的唯一 的一 所医学院
,

对促进当地医疗卫生

事业的发展贡献良多
。

其次
,

教育的功能主要 在于 培养人才
。

华大和湘雅的 西迁
,

一个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 为西

南边疆地区培养 了大批优秀的知识人材
。

华中和 湘雅 西 迁后
,

逐渐扩大 了招收本地生 源 的 比

例
,

他们 自身也在
“

西部化
” 。

以 1 9 4 1 年秋季为例
,

在华大 注册的
、

7 名新 生 中
,

云南籍学生就占

3 2 名
。

自此以后
,

云南籍学生年有增加
.

到 1 9 4 5 年 秋季
.

云 南籍学 牛 百高 访 1 74 名
,

占罄个在



校学生注册人数的 68 % 以上 对
。

另据统计
,

华大迁滇后
,

八年共招收云南学生 3 0 0 多人
。

这些同

学毕业后许多都继续 留在云南工作
,

成为云南知识界的骨干
。

仅以昆明为例
,

今 日云南大学
、

云

南师范大学
、

云南林学院
、

民族学院
、

云 南工学院
、

省中医学院等大专院校都有华中大学毕业或

曾在华中大学读过书的校友
。

他们许多都已成为专家学者
,

被评为教授或担任过系主任等职

务
。

还有些校友在科研单位任研究员
,

另有一 批校友任教于 昆明市和专州县的中学
、

中专及大

专院校
。

再次
,

高等教育机构所具有的科研优势
,

使他们在西南地 区能够结合当地实际
,

开展有意

义的科学研究
,

促进当地科学和学术水平的发展
,

并加深人们对开发西南边疆的了解和认识
。

华大迁滇时期
,

以西南边疆 (主要是 云南 )的自然和社会为其研究对象的成果多达数十种
。

中国文学系 和历 史社会学系师生主办的《西南边疆问题研究报告 沙
,

成为国内边疆文化研究的

权威刊物之一
。

其中有关滇西南诏
、

白国
、

佛教
、

种族和 各民族语言研究的文章
,

深受国内学术

界和 国外汉 学家们的重视
。

在自然科学方面
,

生 物系的肖之的教授率领生物系师生对苍山
、

雪

山
、

洱海等地的动植物进行了广泛 的采集和 研究
,

写出了《洱海生物》
、

《滇西彩 云 》等研究论文
,

博得科学界好评
。

其《大理洱海水底生物研究 》一 文还 获得过国家学术论文甲等奖
。

甚至在华

大返回武昌后
,

肖之的教授仍然在继续进行滇 西时期的研究
,

先后撰述了《滇西民家肺活量统

计调查 》
、

《滇西几种少数民族血 液型之初步研究 》等学术论文
。

这些学术和科研工作
,

不 仅向人

们展现了神迷的西部边疆生 活
,

而且直接推动这 一地 区 的开发和建设¾
。

在贵阳
,

湘雅医学院

不仅通过门诊为当地 民众诊病
,

而且一些临床医师对某些贵 阳地方病
,

如斑疹伤寒
、

疟疾
、

阿米

巴痢疾等进行了调查研究
。

其他如生物学
、

解剖学
、

细菌学
、

病理学等部门也联系当地实际分别

进行 了有意义 的研究工作
。

总之
,

抗战期间教会大学 和其他高等院校 的西迁
,

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在落后 的西南地区得

以传播和振兴
,

对缩小沿海大中城市和 内地的 文化差距
,

缩小东部发达地区和西南落后地区文

明发达程度的差距
,

促进这一地区 的现代化进程
,

均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
。

同时
,

它又使我国 的

高等教育事业更趋近于 中国社会实际
,

使中国知识份子对 自己的国家
、

民族有更深人的接触和

了解
,

更能深切地体认到 自己所肩负的为复兴中国
、

实现 中国现代化而培养人材的光荣历史使

命
,

在这一意义 上
,

西迁对我国战时和 战后高等教育的定位与发展
,

亦具有深刻的历史影响段
。

¹ 19 27 年因北伐 和同时兴起 的反帝运动
,

华中地区 的基督 教高等教育机构如华 中大学
、

湘雅医 学院等

曾停办约两年时间
。

º 华中大学 系当时 华中地 区最早和最大的教会高等教育机构
。

其前身 系由美 国圣公会于 18 7 2年 在武

昌所创办的
“

文华书院
” ( Bo o n e S e h o o l)

, 19 0 3 年
“

文华 书院
”

增设大学部
,

改名
“

文华大学 ( Bo
o n e U n : v e r is r y )

,

19 24 年
“

文华 大 学
”

与英 国伦 敦 会 创 设 的 博 学 书 院
、

英 国 循 道 会 创 设 的 博 文 书院合 并 组 成
“

华 中大 学

( H u a e h u n g Co lle g e )
。

» 私立湘雅 医学院成立于 1 91 4 年
,

由美国雅 礼会和湖南育群学会合办
,

并接受 湖南省 政府 津贴
。

19 2 5

年
,

美 国雅 礼会的 十年合约期 满
,

撤销其对 医学 院的行政管理
,

学 院完全交 由中国人 自办
,

并成立 了新的董事

会
。

¼ 张孝赛教授系湘雅医 学专门学校首届毕业 生 ( 19 21 )
。

毕业后在北京协和 医 学院内科工作多年
, 1 9 3 6

年回 校担任教务 主任
, 19 3 7 年由校董会推举为代理院长

,

后 任湘雅医 学院 院长多年
。

½ 事实证 明雅礼会的想法是 天 真的
, 19 44 年长沙失守后

,

留在长沙的湘雅 医院仓皇迁安化
,

损 失惨重
,

护校 则在长沙大火时解散
。



¾ 当时代理校长黄溥请求辞去校长职 务
,

以 把家人移至 四 川后 出国享受休假年
。

学校决定在黄溥启程

赴四 川至韦卓 民赶回 这段时间
,

由孟 良佐 ( A
.

A
.

G ilm a n) 出任代校长
,

桂 质廷博 士负责迁校的准备工作
。

¿ 华 大选 择 云 南 的原 因
,

还 有一点 系 当时 在香 港的 云 南 所属 大 教区 的主 教霍 尔 ( R t
.

R ev
.

R
.

0
.

H a ll )曾表示过
,

如 果华大 迁滇
,

他将对此行有所赞助
,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 了华 大决定搬迁去 云 南
。

À Á 张孝蓦
:
《湘雅 医学 院的缘起及其到抗战胜利的变迁》

.

见《湘雅春秋 》
,

第 26
、

29 页
。

 韦卓民
:
《华 中大学 史略 》

,

见 《私立武 昌华 中大学二十周年纪念特刊 ))( 装订本 )
,

藏《华大档》
。

À 《迁滇私立武 昌华中大学概况 》(华 中大学编 印
,

民 国二 十九年 五月 )
,

藏《华大档》
。

 华中大学 同学会
,

《呈母校并致各地 校友一 封公 开的信 )}( 民 国三 十一年 十一 月〕
,

《华大档 》
: 34 / 4 8 /

7 7
。

 孙其发
:
《湘雅医 学院在 贵阳 》

,

见《抗战时期 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
,

第 181
、

1 84 页
。

À 范麟章
:
《抗 日战 争时期 迁滇 的武昌华 中大学 纪事 》

,

见《抗 战时期 内迁西 南的 高等院 校》
,

第 1 0 4一

10 5 页
。

 如楚辞专家游国恩教授在喜洲时曾研究过白族
“

火把节
”

的起源等问题
;
文献学专家包鹭宾教授研究

过云南土著 民族的分类 与分 布
,

写过《白人非白族之后 》等学 术论 文
;
语言学 家傅惫劫教授研究过昆 明傈傈族

的方言等课题
。

《国立湘雅 医学 院
- - - - -

一份西迁贵 阳后的历史性 报告文档》
,

见《湘雅春秋》第 41 页
。

《湖南医 学院前身一 湘雅医 学院大事记略》
,

见《湘雅春秋》第 8 页
。

湘雅 医学 院改国立后
,

校董会另

  

组
“

湘 雅医事 中心
”
董事会

,

具体管理仍属私 立 的湘雅 医学 院与湘雅护 士学校
,

与美国雅礼会发生联系
,

并协调

湘雅三 个单位之间的工 作关系
。

 《华大档 》中保 存着大量 韦卓 民 校长 当时为经费问题与国外教会机构 和办学组织 的通信
。

 P r e s id e n r’5 R e p o r o , fo : t h。 T w o Y e a r S 一9 3 8 一 19 40
。

 抗战 中全 国战前设 立的 108 所大专院校 中
,

只 有 14 所在敌 占区 勉强维持
,

77 所从战 区迁 往西 南大

后方
,

共中包括国 立的私立的 和 基督教会所 办的各大专院校
。

Á H u a e hu n g e o lle g e , E s t l m a r e d L o s s e s in w u C ha n g by Fr a n e : 5 W e i ,

o e t
.

12 ,

一9 43
.

Y D sL s
。

忿 据统计
,

非 敌 占区 91 所大 专院校 1 9 38 年春季 注册学 生 的总数 占 了战前 10 8 所院校 注册 总数 的

7 4 %
。

19 3 8 年一年 中
,

又有 6 所 院校复校
,

使 97 所院校的注册总数达到 了战前总数的 95 %
。

 华中大 学和湘雅 医学院在抗战结束后的 194 6一 19 4 9 年的四年 间校舍和办学规模均发展迅速
。

@ 《19 40 一 19 4 5 年学生各类情况统计表 》
,

《华大档 》
. 34 / 3 01

。

 参 见余 子侠《华中大学 西迁述论 》
,

见 《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 》
,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 91 年版
。

 对 教会大学而言
,

西迁还意 味着 自 20 年代末 以来的
“

中国化
” 、 “

世俗 化
”

过程的继续和深化
。

为了民

族 的生存和 发展
,

教会大学不 得不 更多地从
‘·

天 国
”

走 向
“

人世
” ,

在更广泛的社会服务的意义上
,

实现传播
“

福

音
”

的使命
。

这种趋 向从西迁时期非教徒学生 比例的 上 升
,

教会大学师生对抗 战政 治活动的参与热情等表征
,

均可以看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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